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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之前更為個人化的創作而言，《白鹿原》
作為陳忠實的著名小說，注定要引起人們的廣泛關
注，它不是王全安的個人藝術片，它有它自身的文
學性和史詩性。籌拍的時間，其實可以追溯到九年
前他剛拍完《驚蟄》之時，而選擇是否去拍，本身
就意味㠥是否選擇被更多人所關注。
王全安說：「之前我一直很注重個人表達，怕拍

別人的小說時會迷失。」他最終決定接受這一挑
戰，承擔在更大範圍內被關注和討論的風險。起初
選擇演員時，是天馬行空不受拘束地想，在他看
來，張藝謀、顧長衛、張朝陽甚至是作者陳忠實本
人，都可入鏡。「那算是一種思考形式，就是說我
不只可以用一種模式去思考，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模
式。」而現今最終成型的這份演員表，王全安更從
內心深感滿意。
2005年初，因為資金問題，劇組暫時解散，眾所

周知，他趁這個空隙去拍了一部《圖雅的婚事》且
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時光轉眼就過去五年，
直到《團圓》於2010年斬獲柏林編劇銀熊獎時，他
才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到可以重新啟動《白鹿原》了
——內外條件都已到位，因而開始遵循自己對電影
化繁為簡的原初方式，去重新執掌。「我喜歡電影
中比較簡單的東西，不一定要表達社會看法。」反
而是80年代末時，人們的要求比較簡單，所以當時
中國電影才呈現出更有生命力的整體形態。拍《團
圓》時，王全安漸漸意識到，更為純粹的一種創作
趨勢已漸漸成熟。這恰恰是適合《白鹿原》的。
所謂純粹，意指相對不受資金和類型的限制。

「如果就為了賺錢，那可能拍不了這個戲。」新的
投資人早年便看好王全安能成為中國最好的導演，
因而一直和他強調：「這部戲的文化品質是第一位
的，投資收益是第二位，要不我們交待不了。」

「不能把觀眾的胃口做壞」
將一部宏大的小說改編為電影，勢必意味㠥取

捨。拍甚麼、不拍甚麼，其實是考驗創作者的智
慧。王全安明白：「我必須找到最適合電影表達的
那一部分，是電影，而非文字。」既要忠實原著，
又要重新創作——只有這兩者完美黏合時，才會讓
整個創作真正完整。因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電影
《白鹿原》，實現了70%忠實原著和30%的再創作。
當然他早已不是新導演，他有自己的判斷，所以影
片呈現的精神氣質正依據當初的預想而實現，也並
未留下甚麼遺憾。「一般能想到的就能實現」。
儘管曾擔任過編劇、導演、製片，王全安在拍戲

時也曾有過自己覺得很不順眼的moment，譬如《驚
蟄》拍了20多天突然卡住，原來所寫在窯洞中發生
的一場戲，場景被移到了平地，傷感的意境頓時全
無。但類似情況卻並未發生在《白鹿原》中。原著
的文學性，在落實於影像時，被他作出了理性的取
捨。「要找適合文字的影像表達。」像小說中的魔
幻色彩便被弱化，神鹿在文字中能傳達出靈性，但
進入畫面卻難免流於幼稚。而主角白嘉軒的精神指
導朱先生也被刪去。「因為這人物太過理想化。」
生在陝西的王全安，顯然更能貼切地理解《白鹿

原》的背景基調，且他並不太在意別人的評點，選
擇拍這部小說，是因為自己有興趣。「我的興趣是
我自己的問題，自己面對，自己盡興。」別人有可
能說好與不好，但他認為眼下的中國觀眾的確需要
在精神層面被滿足，而他拍攝這電影的過程，恰恰
表現出了某種功能，與人們的需求相契合。「這個
時代的文化品質越來越被模糊化，但人還是有這種
需求，人內心的判斷其實也蠻清晰的。」因而如果
說《白鹿原》創造出了某種意義，那麼或許在王全

安看來，那便是令一些人從中獲得精神滿足。
「不能把觀眾的胃口做壞」，這是他拍電影的堅

持——否則，獲得財富層面的滿足也毫無意義。他
堅信「電影不是獲得財富的工具。」電影是可以傳
遞思想的，而關鍵在於，創作者怎樣去把握其中的
尺度。

「總有人有辦法，總有人沒辦法」
「往後無論我拍甚麼，都是我的興趣所在。」王

全安認為，一個導演選擇拍甚麼、不拍甚麼。完全
是自由的，儘管內地電影的審查制度，相對會在創
作和商業雙重層面對創作帶來影響，但在他看來，
一個導演拍電影，必定要處理這種與社會之間相聯
繫的問題。「但這個東西改變不了，全世界都是這
樣。又比如法國、美國，它們沒有電影局的審查制
度，但不代表就真的有更多的好導演。」他認為，
創作者要將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的職業上，因為畢
竟就想拍的題材而言，80%以上仍在允許的範圍內。
如果電影本身是值得追求的，那麼形式並非那個

最決定性因素。王全安相信，商業對人的傷害不是
獨有的，因而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個
人才華範疇內的問題。「總有人有辦法，總有人沒
辦法。」
接下來，他的創作計劃是拍上海外灘、拍杜月

笙，仍舊是強有力的中國題材。有人戲言，北白鹿
原，南杜月笙，你都拍過了，其他人還哪剩題材可
拍？但其實王全安又很難被界定為是個有野心的
人，他說他希望盡興。「之前的盡興如果更多是在
生活層面，那麼《白鹿原》開始，我發現自己必須
好好拍電影了。」白鹿原讓他充分盡興。至於拍出
了甚麼，說到底只取決於屬於他的個人才華。
「大的戲劇性內部，本身就附㠥了文化意義，那

種東西是有力量的。」而「那種東西」，也恰恰是
他所追尋的成就。這便是為何他至今仍堅信，藝術
是有價值的，文化是有作用的。特別是在現在這個
社會，會更加有作用。「原來人們只關心能否吃
飽，但現在有錢了，反而更需要從精神層面獲得滿
足。」

讓自己慢下來
攜《白鹿原》來香港國際電影節，儘管對這座城

市的認知仍停留在浮光掠影，但王全安的香港印象
卻非常與眾不同。他說，現在的整個世界都太趨同
了，所以來到哪裡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特殊之感。
不過這次在香港，和陳可辛導演一同吃飯時，他卻
忽然感覺這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城市——不同於人們
對香港認知的功利、物質之既定標籤，王全安發現
了這個高度商業文明的社會之下，生活在其中的人
們其實是希望留住一些甚麼的。
「對人的感情、對一些事物的付出。」而這些，

恰恰需要讓自己慢下來，讓生活慢下來之後才可以
體會得到。他的香港是匆匆而過，卻已經敏感得看
出香港的「快」之下，也有一種「慢」的好。或許
這便是為何他能以一種宏觀架構去把握《白鹿原》
——凡事都看到它最積極最好的那一面，凡事，都
看到自己可以把握、理解、與接近的那種可能。

王全安．年代記
生於陝西中國第六代著名導演。

1985年，萌發拍電影的強烈願望。

1987年，放棄去法國里昂電影學院學習導演的機會，同年考進北京電影學院。

1991年，畢業後分配至西安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其間進行大量劇本寫作。

2000年，編劇/導演電影《月蝕》，先後參加20多個國際電影節，並獲得多個重要獎項。這部電

影以其獨特的電影語言帶給中國電影界震撼，是中國新電影運動的標誌性影片。

2003年，編劇/導演的電影《驚蟄》，令王全安在中國第六代導演中獨樹一幟。

2005年起，拍攝中國最重要的一部史詩電影《白鹿原》。著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等人先後籌拍

此片，但因拍攝難度過大，均未實現拍攝。

2006年，第三部自編自導電影《圖雅的婚事》，入圍2007柏林國際電影節競賽單元。

2010年，執導影片《團圓》獲柏林最佳編劇銀熊獎，同年9月，電影《白鹿原》終於順利開機

並已於2011年春節前夕在陝西殺青。

2012年2月，第6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白鹿原》作為中國唯一參賽片，獲最佳攝影銀熊獎。

王全安．作品獲獎記
2000年，《月蝕》，第22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國際評委大獎，第4屆法

國多維爾亞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

2003年，《驚蟄》，第2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第19屆巴黎

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第11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女主

角、評委會特別獎，第一屆中國電影表演家協會最佳女主角

2006年，《圖雅的婚事》，第5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

第43屆美國芝加哥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2007年突尼斯

（迦太基）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第8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

最佳女主角

2010年，《團圓》，第6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銀熊獎，第17屆

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2011年，《白鹿原》，第6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攝影）

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自己面對，自己盡興
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王全安：

他或許是柏林電影節最受青睞的中國第六代導演之一，少而精的作品中，至少一半都曾在柏林參展拿獎。個人化、藝術化一直是他

區別於商業創作者的突出特質，但在去年，他完成了一部自開拍起便注定要被廣為討論和爭議的電影：《白鹿原》。這部剛剛在柏林電

影節拿下最佳攝影銀熊獎的影片，被西方影評界讚為有強烈的中國烙印、歷史感厚重。很多人認為藝術與商業的融合，對於中國導演

而言是困難的，但他卻做到了——《白鹿原》有㠥地道的「中國性」卻又不失作者風格。而將電影創作處理得如此舉重若輕的他，實際

上又是一個化繁為簡的人。他說：「白鹿原讓我真正盡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自己面對，自己盡興
王全安：


